
在业内，书写或印刷于 1912 年以前、具有中国古
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被称为古籍。古籍、书画、碑帖的修
复装裱，自古就是一门手工技艺。

意大利修复大师布兰迪曾说：“所谓修复， 是为了
维持某件物品物质性上的无欠缺性、 为保证其文化价
值的保全、保护而实施、处理的行为。 ”

在中国古代，古籍修复以师带徒的方式代代相传；

今天，古籍修复师被誉为“缝补旧时光的人”“与时光对
话的人”。

赵嘉福 ，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人才 ，

1961 年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书画修复装裱、碑
刻传拓 60 年，主持重大文献修复和拓片制作项目，先
后修复大批国家一、二级古籍文献；退休后，担任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培训导师，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
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重庆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传习
所导师。

赵嘉福博采南北两派之长，以“博雅”闻名，堪称一
代“国手”。“博”指他技术全面：古籍修复、书画装裱、镌
石刻字、碑帖传拓、碑帖装裱，五项全能。“雅”指他技术
风神俊逸， 无论手法还是作品， 都兼具艺术气与学者
气。然而，对于外界声名，他却谦逊地说：“什么事情，你
坚持个几十年不停琢磨，最后自然会出成绩。 ”

给学生“表演魔术”的“领路人”

数据显示， 我国现存汉文古籍有

20 万个品种、 约 50 万个版本、 超过

3000 万册件（若含民国线装书可达到

5000 万册件），20 多个语种的少数民

族文字古籍超过 50 万册件。破损古籍

约占全部的 1/3，修复任务极为艰巨。

2014 年 11 月， 复旦大学中华古

籍保护研究院成立， 并设国家古籍保

护人才培训基地， 组建由赵嘉福先生

领衔的古籍修复团队。每周四下午，他

都会到复旦光华楼上课。课前，他会提

前一两小时抵达学校，等着给学生“开

小灶”。

“说到底，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碑

帖传拓比较枯燥，一坐就是半天，但只

要学生愿学，我还是很喜欢讲，要让孩

子们对这些传统技艺保持新鲜感。”赵

嘉福觉得，自己有点像“魔术师”，又有

点像满足孩童心愿的“圣诞老人”，“学

生们说，赵老师，你给我们写几个字，

那我就给他们写字； 有人想要看刻图

章， 我就给他们刻个图章……尽量满

足他们的要求，激发他们的兴趣，希望

将来有更多人加入这行。 ”

当然，作为一个从业 60 年的“国

手”，赵嘉福也看出了目前古籍修复师

培养方面的些许问题。比如，如何正确

看待修书的价值。 “不能说，修了清朝

版本的书， 就肯定比修民国版本的书

厉害多少， 因为修书看的是书本身的

损毁，而不是出品时间。 这就好比，去

医院看病，看的是病症，而非以年龄作

为唯一判断标准。 ”

其次，古籍修复也是一门综合性

学问。 “复旦现在不仅有图书馆、博物

馆专业的学生来学古籍修复，还有古

汉语 、外语专业的 ，甚至 ，也有化学 、

生物等专业的……这是一个好的改

变 ，毕竟 ，我们倡导利用现代科技来

修复古籍。 ”赵嘉福解释说，以前看纸

张、鉴定版本，单凭肉眼、手感；现在，

有了各种仪器 ，别说纸张年代 ，就连

化学成分都能分析出来。 “但是，我们

也希望 ，专业划分不要过细 ，如果学

的是古籍修复，你同样也要知晓古籍

编目是怎么回事，能懂石刻、碑拓、书

法技艺自然更好。 不要只当专才，还

要成为通才！ ”

古籍修复，讲究火候、分寸、手感，

理论陈述很难清晰表达这些触感体

验，只能依赖大量实践。“现在，招生的

起点都是本科生， 但分数高的学生不

一定动手能力强；动手能力强的，他也

不一定就分数高。 学了几年古籍修复

以后，有的学生可能动手能力不错，但

你说，回头让他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好像我们这行的收入也没那么高。”赵

嘉福略带遗憾地说。

还有，从专业角度看，人们对待古

籍修复的理念也在不断演变。 “在我

国，唐代书画色彩浓艳；自宋以降，中

国人转而欣赏素净清雅。 加上南北地

域条件不同， 古籍修复手法日益成熟

的同时也有了彼此差异。”赵嘉福举例

道，上海地区湿度大，用的宣纸很薄，

修好书画以后，会让纸品慢慢晾干；北

京不同，天干物燥，用太薄的宣纸容易

发脆爆裂，因此，在北方修书多用厚宣

纸，装裱也得把浆糊打得重些，否则粘

不住。换做南方，用料太厚，折痕过重，

就不够秀气，少了江南韵味。 “正所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在辽宁传习

所、重庆传习所，我也会根据当地条件

不同，给出不同的修复建议。 ”

今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赵

嘉福很久没出差了。在外面讲课，他偶

尔会公开展示碑刻传拓技能。“假如做

坏了只是浪费一张宣纸， 但如果现场

修复重要古籍、装裱重要字画，我一般

不干。 为什么？ 因为修复古籍步骤很

多，对时间要求很高，容不得拖延、讲

解，一旦有所闪失，就会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 须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操作才

行。 ”赵嘉福常常告诫学生，古籍修复

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动手， 容不

得“万一”，尤其是“接笔”。

接笔， 指笔划相接处的写法，所

谓“斗笋接缝”。 作为一项综合技能，

接笔对书法 、绘画乃至染纸 、调墨等

要求都非常高。 “‘接笔’必须传承下

去！ 举个例子，一幅唐代仕女图，鸭蛋

脸 、肉手 ，你看见她脸上一根线条因

为岁月侵蚀断了一截， 要不要接笔？

当然要接！ 不接就很难看，但简单一

笔，你得接得以假乱真。 如果技术不

够呢？ 那只好暂时别修，先保存，等有

把握了再来动它。 ”

2019 年， 赵嘉福主讲古籍修复；

今年， 他开的课程则是碑帖相关，“正

式开学前， 我都是在家上网课、 录视

频。用手机拍，有点抖，这不，前几天还

买了小型三脚架，比老伴手持稳多了，

可以一直拍， 拍完了发给助手， 他会

弄。 ”赵嘉福聊起了他的日常，紫砂壶

刻了十几把， 还学会了自制砚台，“我

这人从小就喜欢学习新东西，活到老、

学到老嘛！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

学生们多学，不光是古籍修复、书画装

裱、镌石刻字，还要学碑帖传拓、装裱，

技多不压身！ ”

记者讨教， 学这么多， 有什么诀

窍？赵嘉福坦诚地说：“做事先做人，尤

其干这行，得静心低调、与世无争。 ”

环顾赵家客厅， 沙发边的书柜里

摆满了石刻和紫砂壶， 餐桌大半被各

色书籍纸卷占去， 紧挨餐桌的工作台

小巧别致，架着一盏简陋的台灯。趴在

工作台上刻字， 赵嘉福穿的是起球的

法兰绒格子衬衫，坐的是 20 厘米见方

的木板凳，周围空余“叮当”的脆响，让

人有种恍若置身安宁古寺的错觉……

或许，正是这种对外在物质生活的“无

欲无求”，方才成就了赵嘉福今天的博

雅之姿。

看病讲究对症下药，“医书”亦然

在古籍修复组工作，赵嘉福接触最多的是刻石、拓

碑、装裱名家黄怀觉先生。“我跟黄先生学习，是传统师

傅带徒弟的模式。 过去，师傅刻碑讲话不多，一是旧社

会的习惯，师傅怕学徒偷技术、抢饭碗；二是师傅他自

己就是这样过来的。 黄先生以前讲，他在苏州当学徒，

最初不让做活，而是从打杂、干家务开始。 熬到可以学

了，也全凭自己观察、琢磨、练习。 你问，这么做是为什

么呀？ 师傅会说，什么为什么？！ 就是这样做的……”

在上图，黄师傅带徒弟先给两把刻刀，赵嘉福要学

磨刀。一开始磨得不好，师傅也不说，直接丢一边，需得

再磨；如若磨得不错，师傅上手用了，那就可以进入下

一步。看师傅刻字，赵嘉福站旁边打下手、递工具，然后

自己练习，反复模仿、揣摩师傅的手法、刻碑的节奏，甚

至声音。 “到最后关着门，我在里面刻碑，外边人听声

音、节奏都跟师傅一样。 这就算可以了。 ”

1964 年，中央图博文物局面向古籍修复人才开培

训班，赵嘉福因缘际会，跟随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

张士达先生学习了两年。

张先生被称为“一代国手，古书郎中”。他的个人经

历与黄怀觉类似， 先在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当学

徒，后独立门户。 “张先生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

万里是老朋友，他平日走街串巷去收古物，收到好东西

给赵万里， 有点破损的就自己修， 然后放在店里卖。

1956年，公私合营，赵万里把张士达请到北京图书馆工

作，北京图书馆最好的书都是张先生修的。”赵嘉福说。

古籍修复师， 说到底是 “书医”， “看病讲究对

症下药， 医书亦然”。 旧书历经岁月的打磨， 有毛边，

但也不必把它修得整整齐齐； 古代遗留的书画多有黄

斑， 这可能是氧化、 保存不当造成的， 传统手法用清

水或碱， 再或者草酸都可以将其洗净， 甚至可以漂白

如新， 但这样势必会对纸张造成伤害， 特别是碱和草

酸， 所以， 有没有必要把它做得这么漂亮呢？ “我个

人认为， 修书讲究修旧如旧， 能不碰就不碰。 与其旧

书变新， 不如纸张做旧， 补在内页破损处， 让古籍变

完整， 不受二次侵害最佳。”

刻碑，用什么石材很重要。论效果，青石最好；论难

度，花岗岩最难。 传统碑刻多是就地取材，以沉积岩为

主，此类石材硬度相对低、容易凿刻，刻出来的书法效

果好，只是易风化。 “刻刀用力讲究 45 度角，但具体倾

斜多少，也是因人而异，看个人手法拿捏。 ”

黄怀远退休后，学有所成的赵嘉福独当一面。他不

仅参与抢救“山西赵城藏经卷”修复，装裱大量盛宣怀

尺牍，而且为上海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刻制许多碑刻、名

人墨迹，包括《徐光启传》《上海豫园》、顾延龙书《西园

记》、浦东《世纪大道》题字、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丹心碧

血为人民》纪念碑、龙华寺赵朴初书《重修龙华寺碑》等

等，数不胜数。

“我们那辈人接受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赵

嘉福感慨，“你问我， 有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 好像没

有。工作就是兴趣，兴趣就是工作，早年，我自己琢磨的

东西还挺多。比如说，修书的时候，我也喜欢看书，印象

最深的是《西厢记》，张生跳墙就很好玩，故事情节现在

也记得；为了学篆刻，我不光练书法，还看了大量印谱、

拓本，从临摹印稿学起；为了修画，我也自学画画，你

看，墙上右边这幅画就是我自己画的……”说完，他还

随手指了指客厅东墙上的锦鲤荷花图，构图简洁，落落

大方。

江南丝竹乐声熏陶出来的“好苗子”

“叮当， 叮当， 叮当……” 金属碰撞的脆响， 声

声入耳。

采访时，年近八旬的赵嘉福一边演示石刻“复旦精

神———于右任”，一边讲解，“私印十分考究，印章上的

字体、笔锋因人而异：有的人不相熟，刻章最好中规中

矩、完完整整；有的人懂行，刻章就可以根据主人的性

格气度来。 你看，‘于右任’这个印章，‘于’字虽然少了

半边，但‘任’字顶天立地，颇具先贤风骨，大气谦和，不

拘小节。 ”

小小石刻，寥寥七字加一方印，竟藏着许多学问。

若这学问放在六七十年前， 对喜欢江南丝竹的赵嘉福

来说，好像八竿子打不着。

1944 年，赵嘉福出生在上海徐家汇老街，后迁居

淮海路茂名路一带。幼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滩十

里洋场的繁华，但他见过国泰电影院门口的外国人、锦

江饭店大花园的钢琴、 淮海公园的读书沙龙……并且

习以为常。调皮的时候，他还会和酒店的印度门童飙英

语。 不过，相较之下，他更偏爱传统文化，听邻里说书、

讲浦东故事，以及弄堂口响起的《春江花月夜》。

因为喜好音乐，读书以后，赵嘉福加入学生乐队，

当起二胡手；读初中时，正赶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民

族乐团到学校挑 “好苗子”。 两个学校都相中了他，不

过，上海音乐学院是招生，要交学费，校方还建议他改

行拉小提琴；上海民族乐团招的是 2 年制学员，不用交

学费，免费提供伙食，还发补贴。

家中有 7 个兄弟姐妹， 懂事的赵嘉福自然不会放

弃这么好的机会，当机立断加入上海民族乐团，继续拉

二胡。 可惜，好景不长。 不久后，上海民族乐团压缩编

制。 赵嘉福想了想，如果调剂到别的院团，去杂技团做

伴奏，二胡手作用不大，于是决定改行。 改行有两个选

择，“一是去上海博物馆当讲解员， 但我普通话讲得不

好；二是到上海图书馆，帮别人借书还书理书，应该没

啥问题。 ”

1961 年，赵嘉福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馆长是图

书馆学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

“顾老是苏州人，讲话轻声细语，儒雅中正，修养很

好。当时，上图没电扇，但夏天再怎么热，顾老都不穿汗

衫。”赵嘉福满心敬重地回忆道， 顾老特别重视古籍修

复， 遇到难得一见的善本， 每每亲自过问 。 “顾老

说， 我们既然要学古籍修复， 先得补足文化课。 怎么

补？ 下班后， 业余时间上夜校。 现在， 我的高中毕业

证书还收着哩！”

同时，顾廷龙又请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潘景郑，藏

书家、古典目录学家瞿凤起，轮流给年轻人上课，每周

半天讲古汉语。

从《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开始，到诸葛亮的

《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

的《岳阳楼记》等名篇倒背如流，十几岁的赵嘉福一开

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古汉语、 背文言文，“有意思的

是，潘先生他们读古文，像唱歌一样好听，有调门。我们

学起来，也很感兴趣。 ”

此外，顾老还安排年轻人练字。 怎么练？ 每天上班

前一小时，在单位练。

“那我应该练什么体？ ”赵嘉福问。

顾老则回答说，没有硬性规定，自己喜欢哪种就挑

哪种。

赵嘉福练了一阵褚遂良的楷书， 也练过柳公权的

柳体，但没有恒心。“书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自己

练，进步很小，而且不够明显。 ”

顾老看赵嘉福没心思写字，语重心长地与之谈话：

“我让人教你们古汉语，是希望你们学会断句、看得懂

文言文。 要你们学写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而是为了

看出字里行间的笔法走势。不管是正楷、草书、隶书，还

是小篆， 你们练多了就会知道它哪些地方用了怎样的

力道，起笔、收笔如何，这些对石刻、碑帖传拓大有裨

益。若非如此，最多是个匠工，字刻完了，却无法理解书

法艺术。 ”

顾老一番话对赵嘉福来说，犹如醍醐灌顶。时至今

日，不出门在家，赵嘉福几十年如一日，仍坚持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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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嘉福： 在指间完成时光对话的修书人
本报记者 付鑫鑫

荨青年

赵嘉福正在

细心修复古

籍。

荨赵嘉

福率弟子镌

刻大夏大学

“迁校碑”。

荨在培

训班上 ，赵

嘉福演示传

拓技术。

▲赵嘉福小心翼翼地修复古籍。 ▲修复前后的盛宣怀档案对比。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荨在客厅工作

台，赵嘉福通过敲打，

将 “复旦精神———于

右任”镌刻在石材上。

本报记者 付鑫鑫摄


